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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台过滤气泡的感知与抵抗： 基于 Z世代
大学生数字社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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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算法平台通过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推荐机制， 加剧了过滤气泡引发的用户认知窄化与观点极化问题。本研究聚焦

数字原住民 Z 世代中的青年大学生群体， 结合个体社群网络分析与深度访谈， 对 10 名大学生为期 6 个月的 4 615 条社交网络行

为轨迹进行追踪， 系统考察这一群体对算法过滤效应的认知图式与实践策略。研究发现： 第一， 平台算法架构差异显著影响信

息同质化强度， B 站基于用户行为时序的强关联推荐易形成高密度同质化信息， 小红书通过探索性算法平衡用户显性需求与潜

在兴趣， 抖音则借助算法模型抑制视频流的内容重复。第二， 线上线下的社交关系有调节算法的功能， 在线社群的行为共振强

化兴趣叠加， 线下社群则因数据割裂而呈现信息离散性。第三， 青年群体展现差异化的算法调适智慧， 从适应性使用到主动的

跨平台策略的干预， 其技术实践印证了德·塞托所述的“日常抵抗”逻辑。本研究从 Z 世代视角切入社交媒体过滤气泡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 为算法透明性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 同时为提升青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提供参照。

关键词： 算法平台；过滤气泡；社交媒体；算法想象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62756/xbsk. 1673-1646. 2026014
引用格式：赵甜芳， 王语 .  多平台过滤气泡的感知与抵抗： 基于 Z 世代大学生数字社群的研究［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26， 42（1）： 87-95.

Perception and Resistance of Filter Bubbles on Multiple Platforms： 
Study Based on Generation Z Digital Communit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ZHAO　Tianfang， WANG　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algorithm platform deepens filter bubble effects， narrowing user’s views and po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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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法主导的数字生态中， 以抖音、 小红书、 B站

为代表的多平台协同过滤系统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

传播途径。平台的信息推荐机制对公共认知的影响

始终是学界关注焦点。尼葛洛庞帝在 1995年对万维

网发展态势作出前瞻性研判， 创造性地提出“我的日

报”效应理论构想， 即互联网可能催生出“仅发行单版

的报纸”［1］。随着个性化推荐系统的迭代升级， 这种

预言性判断已逐步具象化为现实图景。算法平台通

过“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和“基于内容的协同过滤”， 
构建起个性化的信息分发体系， 形成自增强式信息筛

选循环， 最终将用户的信息接触范围限制在特定框架

内。对此， 互联网活动家伊莱·帕里泽于 2011年提出

“过滤气泡”现象： 搜索引擎结果和社交媒体信息流排

名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个性化设置， 这将导致“它通过

这一系列个性化过滤器为你创建的独一无二的个人

信息世界。它是无形的， 而且越来越难以逃脱”［2］。

Z 世代（1995−2009年）出生的人群作为“数字原

住民”， 其信息接触已深度嵌入社交媒体平台， 过滤

气泡导致的认知窄化效应呈现加剧趋势［3］。Z世代发

展出三种典型的算法交互策略： 1） 算法博弈策略： 通
过操纵推荐系统的交互标记机制（如定向点击“喜欢”

按钮）及同质内容重复投放， 实现算法规则的策略性

利用； 2） 算法规避策略： 采用账户共享、 语义模糊化

等系统性规避手段， 消解平台算法的用户画像精确性； 
3） 算法抵抗实践： 从技术批判延伸至实质性退出行

为， 形成从话语质疑到身体离场的连续性抵抗谱系。

这些行为模式折射出该群体在技术宰制环境中的主

体性觉醒［4］。 《算法应用的用户感知调查与分析报告

（2021）》显示， 超过 80% 的用户认为企业利用算法进

行人为信息扭曲（比如操纵榜单、 流量造假、 信息屏

蔽）的情况很多或比较多［5］。跨平台数据孤岛使过滤

气泡从单一平台演变为系统性认知牢笼。

这一现象引发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 Z 世代如

何感知算法建构的过滤气泡？在技术驯化与个体

能动性的博弈中， 他们发展出了哪些具有代际特征

的抵抗策略？

1　文献回顾

1. 1　过滤气泡的形成机制： 个体偏好、 社会关系

与算法技术的三重交互

在数字化技术演进历程中， 过滤气泡的形成机制

呈现技术系统、 认知结构与社会环境的多维交互特征。 
“过滤气泡”的提出者帕里泽特别警示， 认知隔离可能

瓦解民主社会赖以存续的共识基础， 使公众陷入“平

行且割裂的认知空间”［2］。达尔格伦进一步将帕里泽

的“过滤气泡”解构为技术过滤与社会过滤的双重维

度， 其中技术维度着重强调用户单一选择对算法推荐

内容的持续窄化效应［6］。格施克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重

过滤理论模型， 将过滤机制细化为个体主观偏好导向

的内容筛选、 社交关系网络驱动的信息传播、 算法技

术实施的内容定制三个相互作用的层面［7］。

具体而言， 个体过滤指用户基于自身兴趣图谱

实施的信息选择行为； 社交过滤依托用户线上社交

网络中的内容交互数据实现信息筛选； 技术过滤则

通过 PageRank 算法、 协同过滤推荐系统等技术手

段， 完成对用户偏好内容的自动化匹配与推送。这

种多层过滤机制的叠加作用， 共同构建起动态强化

的信息隔离系统。同时， 在此分析框架下， 具备自

我学习与动态响应能力的推荐算法系统， 被确认为

过滤气泡形成的关键技术成因。

从个体认知维度看， 算法推荐极大地改变了用户

的信息获取， 导致认知惰性加剧。伴随着信息量爆炸

式增长， 用户筛选信息的能力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当个体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往往会花费最少的认

知努力来应对。算法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认知惰性。

但是研究发现， 高强度使用社交媒体接受多个信息将

损害个人注意力， 使得用户更容易受到无关刺激的干

扰， 引发认知功能的适应性退化［8］。

从社交关系角度看， 人类倾向于与拥有相同

“社会人口、 行为和人际特征”的人建立友谊和其他

社交网络结构［9］。在社交媒体时代， 信息通常通过

在线网络传递［10］。用户借助线上平台维护或建立

社交关系， 并借助信息流动加强社交关系。算法迎

合用户的同质化倾向， “好友赞过” “转发推荐”等

功能使得用户通过社交关系接受或传递信息， 进而

形成社交关系维度的同质信息网络， 限制了用户接

触到的信息广度， 其中持保守或极端观点的社交媒

体用户的社交同质性倾向更强［11］。在某些环境中， 
社交关系带来的同质化可能是“过滤泡沫”和“回音

室”出现的重要因素， 从而导致群体极化效应［12］。

从技术维度考察， 基于协同过滤的个性化推荐

算法成为技术基座， 用户行为数据（浏览时长、 点
赞频次、 转发路径）成为态度测量的新型代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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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3］。研究表明， 主流社交平台通常采用混合推荐

策略， 整合了基于热度的推荐、 用户协同过滤、 内
容匹配以及社交关系网络分析等多种算法［14］。用

户接触的内容生态日益窄化， 表现出明显的圈层化

特征——当用户对特定内容产生交互行为时， 系统

不仅推送主题相关度高的信息， 更会筛选立场趋同

的信息源， 形成观点极化增强回路［15］。大语言模型

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OpenAI 于
2024 年 2 月宣布在 ChatGPT4 中新增了记忆功能和

用户控制选项， 这意味着 GPT 能够通过记忆功能

实现用户交互数据的持续积累， 并利用这些信息在

后续的交谈中提供更加相关和定制化的回答， 个体

认知窄化和社会圈层化进入新阶段。

1. 2　Z 世代大学生数字社群、 算法认知与话语实

践的代际特征

作为数字原住民世代， Z 世代的媒介化生存方

式呈现出算法嵌入特征， 这与数字社群的交互模式

构成算法研究的关键观测维度。

在数字社群方面， 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明确的兴趣

导向， 其社交圈层建构以垂直领域（如二次元文化、 
电子竞技、 国风文化）为核心组织原则， 通过准入规

则与层级秩序实现群体边界维护。实证研究表明， 该
群体的网络社交实践已形成典型的圈层化结构， 中国

社会科学院 2025年全国调查显示， Z世代社交网络呈

现高密度聚合与强排他性特征［16］。这种高度圈层化

的数字社群不仅具有信息筛选功能， 更通过共享语言、 
符号和仪式形成文化区隔机制， 使成员在庞杂的信息

流中快速实现身份识别与关系建构， 最终形成兼具情

感联结与认知同质的准亲密社群。

在算法认知方面， Z 世代展现出高度敏锐的算

法意识， 其技术理解显著区别于前算法时代的用户

群体。中国青年报与中青校媒就算法推荐话题向

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展开问卷调查， 78% 的受访者

认为自己需要减少对算法推荐的依赖， 72. 8% 的受

访者曾遇到过“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68. 9% 的受访

者认为推荐算法应该更加透明［17］。  这种认知特质

的形成， 源于差异化的数字社会化路径——Z 世代

在认知发展关键期即深度嵌入算法环境， 使其将推

荐系统解构为可观察、 可操作的具身化数字界面， 
而非完全不可知的技术黑箱。

在话语实践方面， Z世代构建了独具代际特征的

隐喻性话语体系。 “打破信息茧房” “抵抗大数据杀

熟”及“momo大军为代表的匿名化身运动”等概念在

社交媒体持续发酵， 这些技术隐喻不仅构成群体认知

的阐释框架， 更发展为具有行动导向功能的集体行动

框架。值得注意的是， 该群体的算法批判呈现实践性

知识体系特征。尽管缺乏系统的技术认知图式， 但通

过经验共享与策略迭代， 形成了具有操作性的算法生

存策略， 展现出数字原住民世代特有的技术适应智慧［4］。

综上可见， 目前学界围绕过滤气泡现象已构建起

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与测量方法体系。现有研究主

要着力于算法运作逻辑的解析及平台过滤效应的量

化评估， 比如个性化新闻、 抖音等不同平台的“过滤

气泡”的程度与影响［18］。然而， 用户处于信息隔离环

境中的具体行为模式与心理感受尚未得到充分关注［19］。

与此同时， 针对 Z世代大学生数字社交行为与算法认

知特点的研究虽成果颇丰， 但其有关算法的探讨多停

留在宏观的系统层面， 比如搭子文化、 电子榨菜、 社
交隐匿等热点话题中的用户心态和行为［20］， 较少涉及

算法技术如何具体地形塑和影响用户个体的日常实践。

由此， 本研究创新性引入混合研究方法， 聚焦

Z 世代群体对算法过滤效应的感知过程， 以及该群

体如何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算法环境的互动实践。

通过整合“过滤气泡”生成机制与用户行为反应的

双重视角， 本研究旨在深化对算法环境下用户自主

性维持及技术应用边界的学理认识， 为算法设计的

优化与用户应对策略的完善提供学术依据。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 结合社群网络

分析与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来收集数据、 进行分析并

构建理论框架。

2. 1　社群网络分析

社群网络分析既是社会学研究理论， 也是起源于

数学图论与物理学复杂性科学领域的量化研究方法［21］。

研究初期， 研究者以自身为核心构建了个人社群网络， 
并基于子群体的网络密度评估， 筛选出两个满足研究

标准的社群及其关键节点。Z世代作为当下互联网的

主力人群， 其中大学生为核心群体。研究指出青年群

体的算法意识较高， 符合本研究需要用户具备算法感

知的前提［22］， 并且其算法实践周期较长， 使用体验丰

富， 能够进一步反映不同算法的互动行为［23］。本研究

聚焦Z世代群体的社交互动行为， 以笔者（一名Z世代

大学生）为核心， 围绕笔者的社交关系构建三组不同

强弱关系的社群， 共涉及 10 个节点。为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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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群间过滤气泡效应的差异， 在获得对应节点受

访者的同意并确保其在场的前提下， 笔者手动收集了

各个节点的社交软件浏览数据。在过程中， 节点以截

图或视频形式提供给笔者， 笔者将其转录为文字， 记
录下浏览内容的标题、 画面主要内容， 以便进一步分

析。通过手动转录， 获得 2024 年 10月至 2025 年 3月

六个月的浏览数据 7 724条。通过对比这些数据， 本
研究旨在揭示过滤气泡对用户行为的实际影响。节

点选择的具体情况详见表  1。

2. 2　深度访谈法

为了深入探究过滤气泡中的用户感知和社会互

动，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了定性访谈方法， 对已经搜集

过浏览数据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经统计， 访谈

对象均有 2~3 款常用算法推荐 APP， 日均使用时长

均不少于 3小时， 平均使用年限达 5年。访谈主要在

线下进行， 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控制在30~45分钟。

每次访谈结束后， 研究者立即对访谈内容进行转录， 
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信息， 最终整理得到约 8万字

的文本资料。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汇总于表  2。

3　研究发现

基于跨平台浏览数据与深度访谈的整合分析，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3. 1　平台算法机制显著影响过滤气泡强度

在社交算法系统的技术建构维度， 不同平台推荐

机制的架构差异对信息同质化程度的调控效应具有

显著异质性。本研究发现， 内容重复率作为过滤气泡

强度的量化表征指标， 其数值分布呈现出平台特异性

规律， 这种差异根植于算法模型的技术路径选择与用

户行为数据的处理范式。Bilibili（B 站）基于用户行为

时序的强关联推荐机制， 通过构建用户历史交互数据

的动态权重矩阵， 形成正反馈循环的强化效应， 导致

线上线下混合型社群信息重复率均值达到 4. 5%~
5. 5%。在 A 类混合社群 10月份的数据追踪中， 该指

标更攀升至峰值 13%。相较而言， 抖音平台在 B类线

下社群的 11 月份监测周期内， 尽管总浏览频次达

957次， 但内容重复率出现 0%的极低水平， 这与其官

方披露的神经网络兴趣算法设计理念形成技术层面

的印证。该算法通过多层感知器捕捉社群成员潜在

兴趣的离散度， 借助注意力机制动态平衡即时需求与

长期偏好， 从而有效抑制信息窄化趋势。小红书平台

则展现出折衷主义的技术特征， 其推荐系统整合语义

分析与探索性算法， 在维持 3%~5%适度重复率的同

时， 通过挖掘用户隐性需求， 构建个性化与多样性并

存的内容生态体系， 各平台浏览数据详见表  3。
在用户认知维度上， 青年群体对算法中介机制

具备显著的具身化感知能力。深度访谈资料揭示， 
受访者通过技术可供性框架对多平台进行差异化

解构： 将小红书锚定为“百科全书式知识库”。受访

者 A-3 表示“小红书就像百科全书， 有问题都会上

去搜一下， 感觉什么都有”①， 其判断依据源于该平

台搜索行为触发长尾内容推荐的系统特征。将抖

音识别为“兴趣驱动型信息流”。受访者 B-1 表示

“在抖音上只会娱乐， 它总是能推荐到我想看的内

容”②， 这与其即时反馈机制和瀑布流呈现方式的技

术可供性直接相关。而 B 站则被建构为“精准化技

能学习系统”。受访者 B-3 表示“会在 B 站学习各种

专业知识， 有很多优秀的网课内容”③， 该认知图式

源于算法对垂直领域内容关联度的强化推送。这

①   受访者：A-3，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4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②   受访者：B-1，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5 年 3 月 14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知识产权楼。
③   受访者：B-3，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5 年 3 月 16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知识产权楼。

表  1　个人社群网络分组详情

单位：条

分组

A.线上线下混合社交

B.线下社交线上不社交

C.线上社交线下不社交

总计

人物

A⁃1
A⁃2
A⁃3
A⁃4
核心

B⁃1
B⁃2
B⁃3
B⁃4
核心

C⁃1
核心

抖音

865
918
912

0
480
486
474

0
0

480
0

480
4 615

B 站

0
0
0

40
354

0
40
80

100
40

111
354
765

小红书

139
304
617

0
589

0
0
0
0
0

695
589

2 344

表  2　受访者信息

人物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C⁃1

性别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年龄/岁

23
23
23
23
23
27
24
22
26

学历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日均使用时长/小时

5~7
5~7
7~9
5~7
5~7
3~5
3~5
5~7
5~7

90



（总第  205 期） 多平台过滤气泡的感知与抵抗： 基于 Z 世代大学生数字社群的研究（赵甜芳等）

种认知分化本质上是用户与算法系统持续互构的

产物——平台通过特定技术特征塑造用户的功能

预期， 用户又基于这些预期调整信息获取策略， 形
成强化算法作用路径的行为惯习。

研究进一步发现， 青年用户已发展出超越被动

接受的算法可见性解读能力。受访者 B-3 通过跨平

台比较指出“B 站在专业领域的推荐精准度具有显

著比较优势， 相比其他平台有更多优质网课”④， 这
种认知表明用户能够建立多维度的算法效能评估

框架， 通过评估算法推荐的内容来调整对平台的定

位。其内在机制在于， 用户在日常实践中积累的交

互经验会转化为算法逻辑的认知图式。例如， 识别

搜索行为与工具推荐之间的触发关联， 察觉浏览偏

好与攻略推送的隐性连接等。这种具身化认知使

得用户能够逆向解构协同过滤算法的运作逻辑， 将
抽象的技术过程转化为可操作的经验性知识。

用户行为策略的演化进一步印证了认知图式

与技术系统的互构关系。当用户将小红书定位为

知识库时， 其搜索行为频次与关键词多样性显著高

于娱乐导向平台； 对抖音的“信息流”认知则促发滑

动浏览与即时反馈的交互模式； 而 B 站的“学习系

统”定位驱动用户主动构建内容订阅网络。这种

“认知−行为”闭环的形成， 本质上是用户通过实践

智慧对算法规则进行适应性调适与重构的过程。

研究同时揭示， 用户对算法可见性的感知存在梯度

差异： 初级认知者仅能识别显性推荐关联， 高阶认

知者则可洞察社交关系数据对推荐系统的渗透机

制。这种认知能力的层级化发展， 为理解数字原住

民的技术社会化过程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

3. 2　社群关系类型与过滤气泡呈层级关联

与此同时， 平台算法差异对过滤气泡的塑造效应

并非孤立存在， 社群网络结构在其中扮演关键中介变

量的角色。跨社群数据的系统性分析表明， 社交关系

的类型差异对过滤气泡的生成强度具有层级化调控

效应。A类线上线下混合型社群呈现出显著的内容重

复现象， 重复率为 4. 5%~5. 5%， 其作用机制源于物

理空间交往与数字行为数据的协同共振。线下强关

系网络形成的兴趣共识， 通过社交平台的内容转发、 
群组讨论等线上互动痕迹等被算法系统捕捉， 形成跨

场域行为数据的融合输入。这种双重叠加效应使得

协同过滤算法能够构建更密集的“用户−内容”关联

矩阵， 通过正反馈循环不断强化推荐系统的路径依赖。

具体而言， 当用户在线下社交场景中形成特定兴趣焦

点时， 其线上浏览轨迹会不自主地向该领域倾斜； 算
法系统通过用户行为的时间序列分析， 将偶发兴趣固

化为稳定偏好特征。这种动态优化机制揭示出实体

社交网络对数字行为数据的放大效应。

C 类线上社群虽维持相对稳定的中位重复率

（4. 2%~13%）， 但其波动区间显著大于其他社群类

型。该现象折射出纯线上社交网络的双重特性： 一方

面， 缺乏线下互动导致用户行为数据的离散性增强， 
算法系统难以建立稳定的推荐路径； 另一方面， 游戏

社区、 知识共享论坛等共同虚拟场景形成的隐性关联

被算法捕捉， 实现兴趣聚类。这种矛盾性特征使得线

上社群既具有基础层面的信息同质化倾向， 又保留着

因数据噪声导致的推荐不确定性。例如， 用户在虚拟

学习社群的课程讨论行为可能触发算法对教育类内

容的定向推送， 但这种关联强度受社群活跃度波动的

影响显著。这种动态平衡机制本质上反映了算法系

统在处理弱关系网络的信息时的局限。

B类线下社交社群的重复率指标呈现出完全不同

的分布特征， 总体均值仅 0. 7% 的数据表现揭示出线

下交往与线上行为的断裂效应。当社交关系未延伸

至线上互动时， 用户的平台使用行为呈现高度个性化

特征， 算法系统因缺乏跨场域数据关联能力， 难以构

建有效的用户画像。这种数据割裂状态导致推荐系

统退化为基于即时行为的反馈机制， 无法形成持续的

兴趣追踪链条。值得注意的是， 在 11 月的监测周期

内， 尽管 B 类社群用户的总浏览频次达 957次， 但在

抖音平台的内容重复率始终维持零值基准， 这与其社

交网络的结构特性形成直接相关： 线下强关系未转化

④   受访者：B-3，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5 年 3 月 16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知识产权楼。

表  3　跨平台浏览内容重复情况

分组

A.线上线下混合型社交

B.线下社交

C.线上社交

总计

抖音

总数/条
3846
1440

0
5286

重复数/条
131

0
0

131

重叠率/%
3.40

0
0

2.48

B 站

总数/条
458
269
500

1227

重复数/条
64
9

35
108

重叠率/%
13.97
3.35
7.00
8.80

小红书

总数/条
1728

0
1332
3060

重复数/条
79
0

48
127

重复率/%
4.57

0
3.60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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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字足迹的交叉验证， 使得算法系统的协同过滤机

制失去数据支撑基础。

结合访谈材料笔者进一步发现， 个体对社交关

系的中介机制具备清晰的认知图式。多数受访者

能够准确识别社交网络对推荐内容的影响路径， 并
建立技术归因的逻辑链条。受访者 A-1 提到“朋友

给我转了一次发股票信息之后， 我就开始频繁在抖

音刷到股票相关内容”⑤， 实质反映了算法系统对社

交图谱的隐性挖掘机制。这种技术中介过程包含

双重路径： 显性路径通过直接交互行为， 如“转发、 
@提醒”等触发内容关联， 隐性路径则通过共同群

组、 时空轨迹重叠等弱关联数据进行概率推测。受

访者 A-3 表示“有段时间经常在抖音刷到男性的服

装广告推荐， 还在想是不是身边有男性朋友想买衣

服”⑥， 这种现象正是算法基于社交网络隐性关联实

施跨用户兴趣推断的典型例证。上述认知映射能

力表明， 用户已发展出对算法中介机制的具身性理

解， 能够将抽象的技术过程转化为具体的经验

观察。

研究同时发现， 用户对不同社群的过滤气泡强

度差异具有敏锐感知。受访者 A-2 提出“感觉跟宿

舍的朋友刷到的内容重复更多”⑦， 这从侧面印证了

强关系网络对算法推荐的强化效应。当社群成员

在线下形成稳定的兴趣共识时， 其线上互动产生的

行为数据具有高度同源性； 算法系统通过社交网络

分析技术识别群体特征， 进而实施批量化内容推

送。这种群体层面的兴趣叠加， 使得个体用户的推

荐列表呈现显著的趋同倾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受访者 A-4 提到“之前和打游戏的朋友建群聊天， 
经常会一起看游戏最新动向。后来慢慢不玩了， 群
也解散了， 刷到游戏的内容也变少了”⑧， 这一变化

揭示了算法系统对社会关系存续状态的动态响应

能力。当特定社交集群解体时， 其对应的用户行为

数据失去群体层面的统计意义； 算法系统的推荐模

型随之进行参数调整， 表现出明显的内容衰减

趋势。

由上可见， 社交关系的结构化特征通过多重中介

变量影响过滤气泡的生成强度。混合型社群因实体

交往与虚拟互动的双重叠加， 形成行为数据的共振效

应， 这种数据密集型输入强化了算法系统的正反馈机

制； 线上社群受虚拟空间弱连接的制约， 算法推荐在

群体趋同与个体离散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线下社群则

因数字足迹的碎片化特征， 导致算法系统的数据建模

能力受限。这种层级化差异本质上是社会网络结构

与算法技术逻辑互构的产物： 强关系网络通过数据密

度提升算法效能， 弱关系网络则通过数据噪声抑制推

荐闭环的形成。由此形成了“混合社交>线上社交>
线下社交”的过滤气泡强度谱系。

3. 3　青年群体算法感知的认知与行为调适

当下青年用户群体已形成对算法推荐系统的

具身化认知能力。通过对日常交互经验的持续整

合， 研究对象构建起关于算法中介机制的技术想象

框架， 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对非常规内容推送的因果

进行推理的能力。例如， 受访者 A-4 在访谈中阐

述： “突然刷到朋友关注的泰剧内容， 我会猜测算

法捕捉了群聊互动”⑨； 受访者 A-1 则描述： “刷到

某部英剧剪辑时， 联想到朋友两天前的口头推

荐”⑩。此类认知实践表明， 用户群体已发展出基于

经验归纳的算法可见性解构能力， 能够将碎片化的

技术痕迹转化为可阐释的运作逻辑。这种认知图

式的形成， 本质上是数字原住民世代与技术系统长

期互构的产物， 反映出用户对协同过滤算法的逆向

解码能力。

进一步而言， 青年群体对算法系统的态度呈现

出连续谱系特征， 用户对过滤算法的感知和应对策

略详见表  4。积极型用户秉持工具理性取向， 强调

“算法推荐让我们关注相似的内容， 可以提升知识

获取与社交效率”􀃊􀁉􀁓（受访者 A-4）， 其价值判断建立

在对技术效能的实证性评估基础之上； 中立型用户

采取功能隔离策略， 主张“线上平台仅为娱乐工具， 
不影响线下生活”􀃊􀁉􀁔（受访者 A-3）， 通过物理边界设

定实现技术影响的管控； 消极型用户则聚焦算法负

外部性， 指出“长期接触推荐内容让我脑袋变笨了， 
思维受限”􀃊􀁉􀁕（受访者 A-1）。态度维度的分化直接驱

动差异化行为模式的生成： 适应型用户延续既有使

⑤   受访者：A-1，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5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⑥   受访者：A-3，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4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⑦   受访者：A-2，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5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⑧   受访者：A-4，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2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⑨   受访者：A-4，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2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⑩   受访者：A-1，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5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   受访者：A-4，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2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   受访者：A-3，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4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   受访者：A-1，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5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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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惯习， 秉持“算法对我的影响很小， 不用特别干

预”􀃊􀁉􀁖（受访者 A-3）； 调适型用户实施平台功能分化

策略， 如受访者 B-1 采用“用小红书搜索多元信息， 
仅将抖音作为兴趣推送工具”􀃊􀁉􀁗的并行使用模式； 受
访者 B-3 则通过“搜索其他关键词或切换平台”􀃊􀁉􀁘打

破信息路径锁定； 抵抗型用户创建账号隔离机制， 
典型如受访者 A-1 建立“职业账号与私人账号的严

格区隔”􀃊􀁉􀁙， 通过数据足迹的碎片化抑制用户画像的

完整性。

就社交过滤机制而言， 研究发现用户普遍具备

识别算法建模痕迹的能力。受访者 A-3 注意到“频

繁接收非关注用户的推送内容”􀃊􀁉􀁚， 据此推测平台在

收集社交关系数据； 受访者 B-4 遭遇“很久不联系

的同学突然关注”􀃊􀁉􀁛， 揭示了算法对历史社交图谱的

深度挖掘。面对社交过滤的技术渗透， 用户群体展

现出多元应对策略： 多数采取被动接受立场， 如受

访者 A-3 表示： “最开始会反感， 后来发现自己也没

办法， 只能适应了”􀃊􀁊􀁒； 部分用户实施防御性行为， 
如受访者 B-3 从初始设置阶段即关闭“可能认识的

人”与“地理位置推荐”功能； 少数用户发展出表演

性策略， 如受访者 B-1 主动建构“萌宠爱好者”数字

身份， 并表示： “会主动借助社媒塑造自己的社交

形象， 比如点赞转发可爱的猫猫狗狗， 让朋友看见

我喜欢小动物， 和朋友更有话聊。”􀃊􀁊􀁓 通过选择性点

赞与转发来塑造特定社交形象， 以此引导算法推送

并强化群体归属。这些行为折射出用户对社交过

滤的双重认知： 既承认算法对现实社交网络的映射

能力， 又警惕技术中介对私人领域的侵蚀风险。

总体而言， 当代青年群体通过持续性人机交互

实践， 建构起多维度的算法关系认知框架。其认知

结构的精细化与行为策略的可操作性， 实证性地揭

示了数字原住民在技术驯化进程中的主体性觉醒

过程。作为算法逻辑的作用客体， 青年用户同时通

过认知反身性与技术策略性实践， 不断重塑技术影

响的边界。这种动态博弈关系构成理解算法社会

青年文化的重要观测维度。

4　讨　论

4. 1　过滤算法的认知困境

研究表明， 数字原住民群体对算法系统的认知呈

现显著的双重性特征。青年用户既通过技术可供性

框架将算法工具化为“认知节能装置”， 又在人机交互

实践中遭遇本体性安全威胁。受访者A-3将小红书隐

喻为“百度百科”的认知定位， 折射出用户对过滤算法

的认知解构策略： 通过功能分化将复杂技术系统降维

为可操作的认知模块。这种协商机制是技术社会化

过程的具象呈现： 用户既享受算法推荐的效率红利， 
又因技术不可知性产生被操控的认知焦虑， 形成了对

于算法机制的矛盾心理［20］。

4. 2　技术侵权的情境化抵抗

算法对隐性社交图谱的挖掘， 引发新型隐私危

机， 促使青年群体发展出动态的情境化治理策略。

研究发现， 用户通过数据足迹的碎片化管理、 语义

系统的符号化重构及社交内容的分层控制， 调适数

􀃊􀁉􀁖   受访者：A-3，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4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   受访者：B-1，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5 年 3 月 14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知识产权楼。
􀃊􀁉􀁘   受访者：B-3，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5 年 3 月 16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知识产权楼。
􀃊􀁉􀁙   受访者：A-1，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5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   受访者：A-3，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4 年 12 月 14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宿舍。
􀃊􀁉􀁛   受访者：B-4，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5 年 3 月 15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知识产权楼。
􀃊􀁊􀁒   受访者：B-3，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5 年 3 月 16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知识产权楼。
􀃊􀁊􀁓   受访者：B-1，采访者：笔者本人，采访时间：2025 年 3 月 14 日，采访地点：暨南大学番禺校区知识产权楼。

表  4　用户对过滤算法的感知与应对策略

主题

算法态度

算法应对策略

社交过滤应对策略

类别

积极型

中立型

消极型

适应型

调试型

抵抗型

被动接受

调试利用

防御抵抗

示例

提升知识获取与社交效率（受访者 A⁃4）
线上平台仅为娱乐工具， 不影响线下生活（受访者 A⁃3）
长期接触推荐内容导致思维受限（受访者 A⁃2）
算法对实际生活影响较小， 不需要特别干预（受访者 A⁃3）
用小红书搜索多元信息， 仅将抖音作为兴趣推送工具（受访者 B⁃1）
职业账号与私人账号的严格区隔（受访者 A⁃1）
最开始会反感， 后来发现自己也没办法， 只能适应了（受访者 A⁃3）
主动借助社媒塑造自己的社交形象（受访者 B⁃1）

“可能认识的人”与“地理位置推荐”功能（受访者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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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身份边界。这种抵抗本质上是社交关系的技术

治理， 将工作账号严格限定于职业联系， 实则是通

过算法可解释性的反向运用， 建构数据断连的防火

墙。但这类策略存在代际局限性， 线下既存的社会

关系反而成为算法， 侵权的“特洛伊木马”， 暴露出

青年群体在传统亲属伦理与数字隐私权之间的协

调困境。

4. 3　青年群体媒介认知与实践的新维度

相较于过去用户可能存在的技术崇拜或相对

被动适应， Z 世代发展出一种更具能动性和解构性

的算法应对策略。这种新型媒介实践模式体现为

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在技术认知层面， Z 世代倾

向于将过滤算法解构为可操作、 可干预的技术模

块，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技术崇拜的认知基

础； 在行为实践层面， Z 世代创造性地挪用平台规

则与主动调控信息接触范围相结合， 标志着从被动

适应向策略性调适的显著转变； 在价值取向层面， 
Z 世代对认知自主性的强烈维护促使效率优先逻辑

相对弱化， 并推动着技术工具化利用与主体性确认

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媒介认知与实践模式的转

变表明， 青年群体正从算法环境的被动接受者， 逐
渐转变为具有反思能力和策略性行动的参与者， 积
极参与到技术生态的动态协商之中［24］。

4. 4　社交过滤的隐私泄露风险与治理挑战

研究发现， 社交关系推荐机制在增强内容关联

性的同时， 可能引发隐私泄露风险。当用户浏览社

交媒体信息时， 算法基于社交图谱的隐性关联可能

将个体行为数据转化为可推断的群体信息［25］。例

如， 用户 A 在浏览敏感内容后， 其社交关联用户 B
可能收到类似推荐， 导致 A 的隐私信息被间接暴

露。这种泄露源于算法对社交网络的深度挖掘

——平台不仅分析直接互动关系， 还通过共同群

组、 时空轨迹重叠等隐性关联构建推荐链路， 使得

私人领域信息逾越个体控制边界。同时， 此类风险

存在“知情权不对等”特征： 用户往往无法察觉算法

基于社交关系进行的隐私推断， 而关联方却能通过

推荐内容逆向推测敏感信息。这一现象暴露出算

法设计过度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算法治理

需建立社交数据使用的透明框架， 通过可解释性技

术明确隐私推断边界， 为数字时代的隐私保护提供

新的解决方案。

5　结　语

本研究揭示了社交算法环境下信息过滤效应

的生成机制与青年群体的应对特征。研究发现， 不
同平台的推荐逻辑直接影响信息多样性： B 站基于

用户历史行为形成强关联推送， 抖音通过社群兴趣

分散抑制内容重复， 小红书则在个性化与多样性间

保持平衡。社交关系类型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强度

影响算法效果， 混合型社群因行为数据叠加加剧信

息同质化， 线下社群则因数据割裂呈现内容分散

特征。

青年群体展现出对算法的敏锐感知与灵活应

对， 并发展出梯度化的算法应对范式： 适应型用户

接受算法提供的便利性， 调试型用户通过跨平台搜

索来打破限制， 抵抗型用户则通过数字身份隔离策

略来建构数据防火墙。Z 世代将平台过滤机制转化

为可操纵的认知装置， 通过“寄生式创新”实现人机

权力关系的动态协商。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研究样本主

要集中在 Z 世代大学生群体， 难以完全代表全部 Z
世代用户， 后续研究仍需拓展至大学生以外的 Z 世

代青年群体。研究以个人社群的邻居节点为样本

进行了 6 个月的跟踪观察， 与线上调研相呼应， 但
受限于个人社群空间容量， 后续可进一步通过社交

媒体线上的邻居进一步补充样本， 以深化对数字原

住民技术认知规律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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